
面對父母年老時(中) 

陳詠嵐姊妹 

面對父母年老，是我近幾年感受到的一個很大的挑戰與反省。特別在適應

家庭崗位、責任的轉變，甚或是父母與子女「施與受」關係的逆轉。我會分四

個時期訴說。在上一年 8 月的月刊中，我分享了： 

1) 求學時期：「可否支持我？」： 

2) 踏入社會工作時期：「想要珍惜與家人在倒數的時間而保有自我」： 

在工作的第三年，我開始覺得父親的記性有如突然衰退，認知能力大不如

前，十分擔憂他的情況。那時常與母親研究有關認知障礙的病徵，想要把父親

帶去看醫生，卻因被父親狠狠拒絕而心生不忿，歸咎於父親年老後變得固執和

諱疾忌醫；同時又對父母年老感到焦慮和抗拒，想要阻止父母年老，又或者

說，不想看到父母在年老的實證。我開始意識到，「面對父母年老」對我而言

是一個很大的課題。我對父母年老有太多的不安感，對父母的行為變化如固

執、節儉、早睡早起等有太多不理解的地方，我開始閱讀有關如何照顧年老父

母的書籍，盼望能在別人的經驗中有所學習。 

 

那時，我的人生難題是一方面懷抱想要成為社工的夢想，在尋找回校讀書

的可能性，也為自己或將要重新成為學生作心理準備；另一方面又夢想要到世

界各地文化體驗，而希望父母能支持自己。在考慮修讀社工課程一事上，我當

時面對很多同輩朋友的質疑：一來是既有學位學歷，何必再修讀高級文憑；二

來是我全職讀書將會帶給家庭的經濟負擔，當時也有責怪自己是否太自私，只

為著成就自己而妄顧家庭需要。幸而父母都支持我再次成為全職學生的決定，

另外經多番解釋、說明、遊說，他們從擔心轉而支持我到歐洲打工換宿兩個月

的決定。 

3) 實踐夢想時期：「我只想做小女兒」 

第三個時期是由到歐洲遊歷至全職修讀社工課程的三年多，是我 26 至 29

歲的時段。記得那兩個月我在歐洲透過每天與他人的交流而過得很滿足，而母

親則要透過每天與我的訊息聯繫排解她的擔憂與思念。原來，在我逐漸成長變

得獨立的同時，父母則隨時年紀漸長而對子女變得有所依賴。回到香港後，我

很樂於分享自己的經歷。這時，我很意外地發現自己的父親竟當了我的聽眾，

他留心聽我分享，還聽到他感歎自己受年紀限制（我的理解是自我限制），他

只能每日過重複刻板的生活。同時，我又發現父母很欣賞子女的能力，獨立，

判斷和積極，他們也為我感到驕傲。 

而在我 27 歲那年，母親被告之患有心房顫動，我親眼體驗到在年老時疾病對



父母的折磨。一來是每時每刻隨時的心律不正讓母親常感不適，二來是她會慨

歎自己康復能力不如壯年時。當時我們都為尋找治療方案而四出尋問，母親常

希望我能陪她去見醫生，因她覺得我的思路較清晰，比較能理解醫生的說法，

我也逐漸發覺父母的理解和判斷能力似乎有所下降。我總要先消化醫生的講

法，再周而復始地講解病理、優缺點給他們聽，那時我承受著很大壓力。一方

面是親眼看到母親身體上的不適而覺得難受、心痛，同時也對她的狀況感到無

能為力，責怪自己未能承擔家庭經濟。另一方面我覺得自己要肩負起分析員的

責任，因父母都依賴我去對母親的病況提供意見，雖然我內心感覺到有負擔，

但我很想為父母分憂，而令我矛盾的是我總以科學的角度看待如何處理這病，

覺得以西醫的治療方案最能急切回應母親的需要，偏偏母親對此方案極其抗

拒。我發覺自己常將自己想法加諸父母身上，渴望父母能乖與聽話，順著我的

心意而行，這正正是我年少時作為子女對父母最抗拒的一點，但長大後我竟複

製了當初我所討厭的行為。(下期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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